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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0年，从毛头小伙到自己
口中的“老家伙”，陈忠涛一直在纺
织厂里做磨刀工。检查、磨刀、修
整……他说，假如日子里没有了

“霍霍”声，反倒有些不习惯了。
21日上午，52岁的陈忠涛在菏

泽的山东天翔毛纺织有限公司染整
车间里忙碌着。初次见面，他使劲在
衣服上抹了抹，才把那双老茧密布、
浸着油泥的手伸出来和记者握了一
下。“咳，年月久了，洗不下来。”陈忠
涛刚想解释，又低头看了看那身同
样洗不干净的工作服。

纺织机器上的刀一般长两米
左右，因为圆刀、平刀等各种刀的
旋转、剪毛才能生产出符合要求的
毛呢面，每隔三个月就要重新打
磨。磨刀不难，可要将这种刀的厚
度打磨到误差不低于0 . 034毫米，
那可就要费一番工夫了。

陈忠涛说，刚开始他们都把刀
拆下来，两个人抬到专门的机器上
一点一点磨，费时又费力。他专门
翻书研究了很久才练就了一套实
用的磨刀绝活，被公司命名为“陈
忠涛磨刀法”。之后，他还发明了3
个可以搬到机器上去磨刀的设备，
才让活变得“简单”起来。

说话间真正磨刀的时候开始
了，陈忠涛先把齿轮状的打磨器固
定在刀两侧，通上电调节力度后，来
回地拉着开始打磨。刀刃火花四射，
噪音非常刺耳，陈忠涛却紧盯刀面
一点也不放松。“磨到误差范围内至

少得用一个小时，早就习惯了。”
看着陈忠涛操作娴熟，可当初

被安排去天津学习磨刀，他还真犯
过嘀咕，“刀还用怎么磨啊？堂堂一
名工人，大老远学这么没技术含量
的活，回来会不会被别人笑话？”在
他的意识里，还出现过小贩走街串
巷磨菜刀的情景。

但真正接触这门手艺后，陈忠
涛发现磨刀没那么简单，“误差多
一点，就能让两把互相配合的刀

‘打’在一起。”陈忠涛说，刀口一碰
就是大豁口，整台机器都不能运转
了。不服输的他和刀较起了劲，怎
么好用就怎么琢磨。“曾经我发明
的一个磨刀设备，被外面的人偷走
了。”说起设备被偷一事，陈忠涛忍
不住笑起来，“至少说明它好使”。

慢慢地坚持下来后，陈忠涛成
为厂里的顶梁柱，在染整车间，60多
台机器的日常维修、抢修、定期加
油、春节大修等全由他在内的7名保
全工人完成。只要车间在生产，他就
极难休息，用他的话说，“反正你总
不能放着坏机器不管。”

最近几年，纺织厂的效益开始
下滑，同事们纷纷离开，月工资才两
千多的陈忠涛却留了下来。“我是个
农民，1984年能在城里找个活，真是
想都不敢想的。”当时公司刚建厂，
初中毕业的他作为第一批农民工进
厂，一个月拿到30多元的工资。一路
跟着厂子走过鼎盛时期，到了这几
年也才下滑起来。“像老陈这样的工
人，在外面一个月能挣个万八千
的。”公司的工会主席王建刚这样
说，可是他却始终没有走。

“其实不是没动摇过，一家老
小离不开我，我也想给厂里多带俩
徒弟。”陈忠涛边说边端起一个铁
皮缸子猛喝一口水。这缸子是他自
己做的，已经用了25年。

之
绽放在岗位②

“老家伙”陈忠涛在纺织厂做三十年磨刀工，仍想再带几个徒弟

离离开开能能多多挣挣几几倍倍，，他他还还是是留留下下了了

纺织机器一些狭窄的地方，陈忠涛只能摘下手套操作，一双粗糙的大手也总是黑乎乎的。

陈忠涛用铁皮自制的茶缸子喝水，缸子已经
陪伴了他25年。

午饭过后，疲劳的陈忠涛就会躺在操作室内
眯上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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